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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宗懋 　 食品安全专家 。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
１日出生 ，浙江省海盐人 。 １９５４ 年毕业于沈阳
农学院 。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 ，
博士生导师 。 长期致力于茶叶安全质量 、农药
残留和昆虫化学生态学的研究 。 ４０ 余年来为
降低我国茶叶中农药残留作出重要贡献 。获国
家级科技成果奖 ４项 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３ 项 。
获专利 １ 项 。 出版专著 ７ 部 ，发表论文 １２０ 余
篇 。 ２００３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１９３３ 年初秋 ，我诞生在上海 。 我的家是一
个中产阶级的家庭 。 父亲继承祖业 ，从事棉布
业经营 ，母亲是位医生 。 家庭经济情况虽并不
富裕 ，但生活也过得很平稳 、充实 。 这种小康生
活因日寇侵华而被破灭 ，因为我的父亲拒绝加
工军衣而被勒令停业 ，家庭的经济状况发生很
大变化 。我的父母亲很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 。

我的小学时代是在一所教育很严格的致行小学

中度过的 。中学是在一所教会学校 ——— 清心中
学 ——— 中学习的（高中一年级和高二上是在南
京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学习） 。 小学和中学良好
的学习环境对我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。 由于
中学时代的英语教育的水平很高 ，英语和有些
其他课程由外国教师上课 ，为我的外语水平打
下了很好的基础 。 此外 ，家庭还为我请家庭教
师给我补习古文 、绘画等内容 ，这些都对我的成
长有着很大的影响 。家庭对我的教育也极其严
厉 ，在小学期间 ，考试考第二名我也不敢回家 ，
怕受到母亲的责打 。 从小受到的教育也就是
“万般皆下品 ，唯有读书高”的封建思想 。 所以
我的中小学期间的生活几乎都是在紧张的学习

中度过的 。
高三时上海解放了 。 １９５０ 年的暑期是解

放后的第一次高考统一招生 ，我的理想当初是
想做一名医生 。 １９５０ 年夏的一天早晨 ，我去报
名考大学 ，早上离家出去的时候 ，我决定要报考
医学院 。 到了报名的地方 ，看见那里排了两个
队 ，一个队长 ，一个队短 ，我就排在了短队的后
面 。 一面排队 ，一面在看准备高考的课程 ，到我
报名时 ，老师说“这里不是报医学的 ，是报农学
的” ，我才意识到排错队了 。 我想再重新去排医
学的队 ，但一看队伍还是那么长 ，就有点犹豫
了 。 这时候农学院负责报名的老师就动员我 ，
说农学多么多么好 ，新中国多么需要农学人才 ，
多么重要等 ，我就动摇了 ，觉得也不错 ，觉得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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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也行 。这个排错一列队 ，改变了我的整个人
生轨迹 。 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与农业打上交道
了 ，进了复旦大学农艺系 。 我父母倒不干涉我
的想法 ，从小他们就教育我“学什么不是主要
的 ，重要的是要专心致志 。要学什么爱什么 ，爱
什么就把什么干好 ！ 只要认真 、努力 ，行行都可
以出状元” 。初入学说实话觉得学农没意思 ，很
想转系 ，当时想转化学系 ，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也
没转成 ，也就只好安下心来学习了 。 当时农艺
系有两个专业 ，一个是农学专业 ，主要学习农作
物等方面的知识 ；另一个专业是病虫害专业 ，这
个专业有一个非常好的严家显老师 ，是搞医学
昆虫的 ，很有学问 ，我很喜欢听他的课 ，就这样 ，
我也就走上了搞农业病虫防治的道路 。 １９５２
年全国院系调整 ，复旦大学农学院迁至沈阳 ，成
立了沈阳农学院 ，因此 ，我是在复旦大学入学 ，
但从沈阳农学院毕业 。 四年的大学生活对我的
一生具有重要的影响 。 老师的谆谆教导 、丰富
的知识宝库 、勤奋的学习风气 、同学间的友善气
氛和切磋琢磨 ，使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的知识 ，也
学到了学习的方法 。 短短的四年给我留下深深
的记忆 。几十年来 ，我时时会回忆起那四年的
大学生生活 。 这是我一生中值得回忆的一段
时光 。

大学毕业后 ，１９５４ — １９６０ 年是在黑龙江省
特产试验场（即现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甜菜研
究所）工作 。那个地方天气很冷 ，冰天雪地对南
方人很不适应 ，我就申请调回南方 。 １９６０ 年起
调至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工作 。 从此 ，
我和茶叶结下了 ４５ 年的不解之缘 。 在这 ４５ 年
中 ，先是从事茶树病理方面的研究 ，从 １９６２ 年
起开始进行茶树农药残留方面的研究 。 当时我
国茶叶中农药残留分析技术还是个空白 ，我受
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，连续搞了 ４０ 年 。 ９０ 年
代初起 ，我利用几十年从事农药残留所积累的
微量分析的条件和经验 ，开拓茶园昆虫化学生
态学研究新领域 ，从茶树 — 害虫 — 天敌三重营
养关系间的化学通讯机制着手 ，探索害虫定位

茶树和天敌寻觅害虫的化学生态学机制 ，揭示
了在一种植物上不同害虫诱发产生不同挥发性

化合物以引诱各种天敌的现象 ，为寻求害虫防
治新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。

在我工作的五十年间 ，我从事过植物病理
学方面的工作 ，也做过农业昆虫学方面的工作 ，
也做过农药生测和农药残留方面的工作 ，在
１９８４ — １９９４ 年间也当过 １０ 年的所长工作 。 我
的体会是不管是什么工作 ，都可以从中学习到
许多对自己有益的知识 。 五十年的工作实践 ，
尽管有苦有乐 、有成功有失败 、有顺利也有挫
折 ，但我回顾自己的一生应该说是我从工作实
践中品尝到的更多的是工作的乐趣 。

在我一生的成长过程中 ，有两个人对我的
影响很大 。一个是我的母亲 。 记得小时候 ，母
亲对我的管教非常严 ，她为了培养我全面发展 ，
给我请了家庭教师 ，有古文 、外语 、美术还有毛
笔字等 ，总是在学校还没有学之前 ，我就已经预
先学过了 ，这一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。 她对我
的学业非常重视 ，总希望把我送进好的学校 ，给
我打下好的基础 。 还有一位是我大学时期的老
师吴友三教授 ，他在讲授时总把该学科世界上
最新的科学进展讲授给我们 。 “文革”时期他对
我说的话至今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 。 那时候 ，
所有的人都不学习 、不工作了 ，一片混乱 ，吴老
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，“你不要荒废学业 ，尽管
现在是乌烟瘴气 ，但这是暂时的 ，将来还是要步
入正轨的 。你要坚持学习 ，不要随波逐流 … … ”
而且在那种年代 ，吴老师还给我寄外文书籍和
德语语法书 ，鼓励我抓紧时间学习 。 正是老师
的谆谆教诲 ，使我在“文革”中自学了德语和法
语 ，没有虚度光阴 。

２００３年我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，这是
国家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 。 但现在社会上把院
士宣传得过高 ，其实比我强的人很多 ，许多人做
出很多成就 ，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被评为院
士 ，我是赶上了这个机遇 。 不要把院士神化 。
就以茶叶专业来讲 ，包含的学科范围很大 ，例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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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叶栽培 、茶叶生化 、茶叶制造等 ，任何一个搞
茶叶的人也不可能对所有的茶叶专业都精通 ，
都是最高水平 ，都是专家 。 我对我所搞的专业
可能知道得多一点 ，但不是样样精通 。 我好几
次对采访我的记者讲过 ，我被评为院士是国家
和单位对我的培养 ，是老师的教导 、同事们的帮
助 ，家庭对我的支持 ，是茶叶行业对我的认可 。

我回顾 ５０ 年的工作 ，有如下三点感想和
体会 ：

１ ．所选择的专业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最
重要的 ，“行行出状元” 。 重要的是要学一行 ，爱
一行 ，热爱自己的专业 。 每一行都有需要解决
的问题 ，要有钻研的精神 ，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信
心 。 要善于发现问题 ，要勇于解决问题 。

２ ．要多看书 ，从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知
识 。 知识面要广 ，这样可以把其他学科上的知
识用来解决本学科中问题 。 我到工作岗位后 ，
根据工作需要 ，先后搞过植物病理 、昆虫 ，也搞
过农药 ，后来又接触过茶叶各个方面的问题 。
这些对我的工作都很有帮助 ，可以帮我从不同
角度来思考问题 。 例如我在搞农药残留研究
中 ，我想农药残留可不可以像病虫害预测那样
来预测农药在植物上的数量 ，这就是受了病虫
害预测预报工作的启发 。后来在全组同志的共

同努力下 ，获得成功 ，还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
等奖 。

３ ．外语很重要 ，是一种有用的工具 。 通过
它可以掌握各国在这个领域中的进展 ，可以少
走弯路 ，加快研究进度 。 记得在 ６０ 年代 ，那时
仪器条件很差 。 当时我们没有气相色谱仪 ，只
能用薄层层析法来进行茶叶中农药残留量的分

析 。 如对有机磷农药的残留量 ，开始时检出的
灵敏度只有百万分之一左右的浓度（也就是
１ ppm） ，这还达不到要求 。 通过文献查阅 ，发
现加拿大的科学家用动物血液中的酯酶 ，利用
有机磷农药对酯酶的强抑制作用进行检测 。后
来在此启发下 ，经过改进 ，研究成功了有机磷农
药的酶抑制薄层层析法 ，使检出灵敏度提高了
近 １ ０００ 倍 。

到 ２００５ 年年底 ，我已经工作 ５１ 年了 。 我
对我走过的道路无怨无悔 。 尽管感到很累 ，但
充满了工作的乐趣 。尤其是看到通过自己的努
力 ，为国家 、为社会做出一些有用的事时 ，我心
中无比欣慰 。

时代在前进 ，科学在发展 。 现在各方面的
条件比我们工作时的条件要优越得多 ，我衷心
祝愿年轻的一代取得更大的成就 ，为国家 、为社
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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